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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的勃興 

—香港式的荷里活

（一）邵逸夫

邵逸夫先生（他是我老上司，二十年的老闆，理

應尊敬，但為行文方便，以下略去“先生”的稱呼）

名仁楞，字逸夫。他的名字鮮為人知，是中國人所謂

“以字行”，原因可能是仁楞二字雙聲叠韻，不好唸

（故他的英文名字是 Run Run）。“楞”還可能有人不

認識。但他兄弟幾位，多數以字行，他大哥邵醉翁，

二哥邵邨人，都是字而非名（名字我不知道），只有三

哥邵仁枚是用名字（字山客）。為什麼多以字行？原因

以我不知其名而不清楚。惟據仁楞、仁枚這兩個名字

看來，當是以仁字排行，要第三個字是木旁。他們的

下一代則以“維”字排行，第三字加金旁，如邵邨人

的兒子維鍈，邵仁枚的兒子維錦，邵逸夫的兒子維銘

和維鍾。

邵氏公司前身是上海的“天一”公司，由邵醉翁

主持，後來老二邨人和老三仁枚、老六逸夫，離開上

海分途發展。邵邨人在香港，由一家現已拆卸的北河

《紅高粱》劇照

《老井》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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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做起，發展成整條院線，也從事製片業務，和

“電懋”分庭抗禮，惟處在弱勢。故“邵氏”非待邵逸

夫而後有發展。香港原有的“邵氏”，稱為“邵氏父

子”（指邵邨人和他的兒子維鍈）公司，邵逸夫主政後

的“邵氏”，稱為“邵氏兄弟（指他和邵仁枚）公司”。

“父子公司”退出製片業務後，成為一個戲院集團，是

“嘉禾”院線的一部分。

邵邨人是忠厚長者，但也是老式生意人，他能從

一家小戲院做到擁有一個戲院集團，自是有老式生意

人的一套克勤克儉工夫。然而，這一種性格是不能促

成電影“起飛”的，故即與“電懋”相較也處於弱勢。

且他對電影只是當作生意來做，對電影本身也缺乏熱

忱和認識。邵逸夫就完全不同，他少年時在他大哥的

“天一”公司做攝影師（這也是鮮為人知的事了），對

電影本身有興趣，而又有很高的天資去領悟一切（經

前面述及的，他對傳統戲曲是否自然發音問題的見

解，可以看出，他顯然並未在傳統戲曲方面下過功

夫），做生意的本領自也不弱，他和他三哥仁枚，離開

上海之後，是去星馬闖天下的，兩兄弟在新加坡和馬

來西亞創立了一大片事業，屬下戲院數以百計，還有

遊樂場、房地產等等，規模之大，遠非在香港的邵邨

人所可比擬。

隨着香港的繁榮，社會各方面進步發展神速，香

港政府又不同台灣、新加坡、南韓等多事干預電影，

邵逸夫

邵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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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本已具備了“起飛”的條件。邵邨人的性格

自不能促成“起飛”，鍾啟文也不是，故要待邵逸夫自

新加坡來香港“邵氏”主政，而“起飛”，才得實現。

沒有他，香港電影也終會有一天“起飛”不過時間會

較晚，面貌也會不同。也許要待雷覺坤（“金公主”院

線負責人）、潘迪生（曾一度是“德寶”院線的負責人）

而後“起飛”，天下事總是“時勢造英雄”，也必然有

“英雄造時勢”的成分。

邵逸夫之成為使香港電影“起飛”的人，正是時

勢與英雄的配合。第一，他本人的性格、天資及對電

影的熱忱；第二，他的錢，由於他在新加坡的財力龐

大，新加坡和香港的銀行融資相通，他可以在香港銀

行無限額透支（據他那時親口告訴我）；第三，他是新

加坡兩個平起平坐（他和邵仁枚）的老闆之一，並不

需要惟新加坡之命是從（如鍾啟文，甚至作為他二哥

的邵邨人），而他也有自己獨立的見解。香港在所有中

國人社會（包括新加坡）中最不保守，政府也少干預，

本是具有“起飛”的較佳條件，但若處處聽命於新加

坡，則無異把較有利的條件降低至同新加坡一樣，這

也是由於邵逸夫之來才得以打破。

邵逸夫當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見，他坐的勞

斯萊斯是名貴豪華的車，車裏有酒吧，他改裝成小型

辦公桌，連途中的時間都不浪費。他每天早上從家裏

到公司，照例就在車裏寫下交辦的事，拍紙簿上寫着

蠅頭細楷，鄒文懷每天都會拿到這樣一張條子，何冠

昌和我（那時我在邵氏還未任導演，擔任的是編劇主

任，作為他重要幕僚之一。鄒和何是所謂“宣傳部主

任”和“副主任”，都全然“名不符實”，他們實際上

亦執掌公司大權）亦如是。一直到我改任導演，我才

不再收到這樣的條子。下班回家，邵逸夫在車裏則多

數看劇本。勞斯萊斯是奢華的車，但對他來說，並非

奢侈（雖說他擁有不同型號的這名牌車共三輛之多，

此外，還有平治六○○和林肯大陸型各色名車），他利

用坐車的時間做事，那種名車確是行駛得較為平穩。

邵逸夫的勤力之另一收穫，是健康良好。雖然他

每天上午九時必到辦公室，卻數十年練拳不綴。練的

是什麼拳？我沒看見過，不知道。但那決不是老年人

晨運的溫和的太極拳之類。他告訴我每天練拳時要

“紮馬”（站馬步）四十分鐘，必混身見汗才罷。六十

歲以上還對熟朋友表演踢腳，說“試試對我肚子打一

拳！”每天必做摔手運動一百下，如起身略晚時間不

夠，就在到了辦公室看試片時（他每天到辦公室第一

件事，是看各導演昨天拍的毛片，即國內叫做樣片

的），不坐下，站着看，同時做那一百下摔手運動。

他晚上常會有應酬，平時也並不很早睡，但每天九時

上班前，都要做兩小時以上的運動，數十年如此，勤

力和毅力都非一般人所能，故晚年仍是健步如飛，後

來我怕和他一起走路，因為我這方面十分差勁，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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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之多，還常常要他放慢腳步或停下來等我，未

免慚愧後生。到七十歲以上時，他改練氣功，對這我

不懂也不大信，不敢妄說。

邵逸夫絕頂聰明，領悟快。一句話只要說一半他

已明白你的意思，極其冷靜理智。這在有時候會成為

缺點，因會看來顯得無情，影響人對他的向心力（“嘉

禾”首腦諸人之脫離“邵氏”獨立，這是主要原因之

一），但他對於金錢的態度，確極理智，且不能用豪

侈、節儉這些話來解釋。在私生活上，錢多到他那

樣，已難分什麼叫侈？什麼叫儉？他初到香港來時，

每部片投入的資金，十倍以上超過當時一般影片的成

本，建設“邵氏影城”的投資，更是當時的天文數字。

他是那種善於運用錢，而非“愛”錢，認為錢越多越

好那種。在香港一度地產炒得很熱的時候，有人願意

出四十億港幣，再另予一塊同樣大小的地（地點自較

僻遠，但對電影製片廠說，這一點並無關係），來換

取“邵氏”廠地。邵逸夫對我說：“張徹，四十億那

麼多錢擺在前面，自然心動。但我再一想，我這樣年

紀（那時他在七十歲左右），這些錢不過是銀行裏一個

數字，我怎麼用得到？就不想麻煩了。”面對這樣巨

額的金錢，態度如此理智，小地方更不用說了。有一

次他對我談起他夫人，他說：“我對六嬸（我一向稱他

六先生，稱他太太為六嬸）講，到處去玩玩，散心，

飛機坐頭等，酒店住最好，帶人陪伴，不要買鑽戒！”

因為前面那些是實際享受而鑽戒不是。他深明錢“生

不帶來，死不帶去”之理，也無意多積聚錢留給子孫，

他曾對我說：“只要他們不太亂來（指他兩位公子維銘

和維鍾），到他們下一輩也用不完，我再多弄錢給他們

幹什麼？”故他晚年在捐錢為公益方面，十分慷慨，

每年香港藝術節他例必捐款。另外還捐款給學校、建

醫院。只近來捐給國內學校的，便數以億計。故現代

的“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已全然不同於十九世紀，

這一點，香港新華社的許家屯先生，可能最明白。

（二）“邵氏”興衰

我在“邵氏”工作超過二十年，在現代人說，是

很“老派”的夥計了！我參與“邵氏”之興，而在眼

看已無可為時才離開，“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

了”！不過，我倒並無有些“邵氏人”滿腹牢騷或感慨

多多。也許是因為我把這件事的因果看得通透，但比

我不容易而看得更通透的人還要推邵逸夫！這是他用

大半生時間經營的自己的事業，卻如此提得起，放得

下！頗有梁武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氣慨。

基本上，“邵氏”的興衰，是美國影都荷里活興

衰的縮影。香港產業發達的過程自遲過美國也快過美

國，故“邵氏”興於荷里活已日趨衰落之時，而興衰

過程也比荷里活“濃縮”了。這是隨着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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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興，隨着社會經濟更進一步發展而衰。所以我前面

說，邵逸夫來香港時，香港電影已具備了“起飛”的

條件，而荷里活與“邵氏”的衰落，也非任何個人力

量所能阻止。明乎此，自不會有牢騷和感慨。然而邵

逸夫是當事人，能如此提得起放得下卻非容易！後

來，“德寶”與“邵氏”在商談續租“邵氏”院線的問

題。有說“邵氏”將收回自營，我是覺得不大可能，

因不合邵逸夫的性格。此書出時，這事當已“塵埃落

定”，且看我判斷對否。

荷里活與“邵氏”之興，是由於社會經濟發達，

人們需求大量娛樂，故產生了“製造夢境的工場”（許

多人如此形容荷里活，後來也同樣用這話形容“邵

氏”）。但產業更進一步發展時，人們的娛樂廣了，科

技的發展也與之配合，“外”可旅遊，“內”可看電視，

對大量生產的工場（片廠）式電影便不能感到滿足。

因此，電影便須改變其生產方式。故而荷里活與“邵

氏”都不免就衰。我在二十年前去美國，看荷里活當

年的“大公司”片廠都在紛紛改拍電視，而後來“邵

氏”片廠也由“港視”使用在拍電視，正是如出一轍，

反沒有一些“邵氏”舊人那麼“感慨萬千”，就因為早

知總有那麼一天，勢所必然，就不知來得遲早而已。

為什麼電影廠都改拍電視？荷里活與“邵氏”皆

然。就是因為電視要每天長時間播映，需要大量製

作，正好承接了當年電影的工場式生產。邵逸夫之難

能處，便是“邵氏”的電影事業結束，卻不是他個人

事業的結束，他從香港最重要的電影公司首腦，變成

香港最重要的電視公司（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首腦。

這一方面由於他本身的條件、地位、財力；另一方面

也恰巧“港視”的董事會主席出缺，選他繼任，也還

是“英雄”、“時勢”的道理。

現在電影觀眾不接受工場式的大量生產，要看這

種工場產品，在家裏看電視好了，何必坐車買票到電

影院裏看？因此，電影就必須每一部片是一件新事

實，才能不同於工場生產式的電視，故而從美國到

香港，電影製作都從“大公司”演變成獨立製片人的

制度，由“大公司”來選擇適合的製片人予以財務及

發行的支持，美國的“八大公司”後來和香港的“嘉

禾”、“金公主”等皆如此。那“邵氏”為什麼不能

這樣做呢？這是由於性格問題。香港這種做法，是從

“嘉禾”開始的，鄒文懷和邵逸夫的性格基本不同（這

要在第三章裏說）。邵逸夫當然看得出電影的趨向，

何況我還一再向他建言，他每次聽的時候都似動容，

未必不以為然，但事後總不見實行。他習慣於親自掌

握一切，不大能放手。我想突破這一點，曾組織了半

獨立的“長弓”公司拍戲，結果在權力和金錢的支配

上都出現甚多問題，終於仍不能不宣告結束，重回

“邵氏”。

以後，我明白“邵氏性格”很難與獨立製片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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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存，也不再向他進言。老實說，以製片人的立場

言，很少有人能高明過邵逸夫自己，要把“權力下放”

給不如己者，確是一件難事。但今天是一個必須將

“權力下放”的世界，若講勤力，鄒文懷遠遜於邵逸

夫，可能就因為這個“缺點”，鄒文懷能把“權力下放”

給許多不如己者，缺點就成了優點。

從另一個角度看，駕御若干獨立製片人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鄒文懷和雷覺坤（“金公主”負責人），

也有他們頭痛的問題。邵逸夫如肯做，花精神來做，

自應不會遜於鄒、雷，但他那時已年逾七十，可能也

如搬遷“邵氏”廠地一般，“不想麻煩了”。問題在他

並無理想的接班人，他兩位公子維銘和維鍾，我都認

識而並無深交，從表面看，兩位都是翩翩佳公子，教

育程度一流，聰明且有風度，但兩位都似無意接班，

且似對電影並無熱忱。他們兩位在新加坡，不大肯來

香港，而且逐漸收縮“邵氏”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

電影生意，改向別的方面發展。當然，我這是皮相之

談，究竟是他兩位無興趣而邵逸夫讓方逸華接班，抑

或是他們兩位因方小姐之故才缺乏興趣和熱忱？這是

他邵家家務，外人無法知道也不必深究。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人治”和“法治”的問

題。雖然邵逸夫年事已高，但做“港視”的董事局主

席仍勝任愉快，原因是“港視”是“法治”，在邵逸

夫出任主席前已有完備之制度。邵逸夫主持重要會

議，決定大計，他頭腦敏銳依舊，開會決策是不需體

力的，故雖八旬老翁亦勝任愉快。“邵氏”一貫是“人

治”，過去一直由他躬親細務，七八十歲了，自不能且

也不願如此做，接班人自很難有他同樣才具，則衰落

自是必然了。

“邵氏”之興衰，代表了香港電影很長的一個階

段，這一節只是緒論，下面將分節來述。

（三）清水灣建“影城”

邵逸夫初來香港時，香港最好的片廠是仍在“電

懋”手中的“永華”。其實，它也不夠施展，廠地周圍

方逸華（左）與邵逸夫


